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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組 優異獎 

〈離開地球〉 

周昊 
 

從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想長大。 

我這麼跟琪琪說的時候，她笑了出來。 

“你是想做那些只有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對吧。” 

她露出羞澀的笑，我知道她肯定會錯意了。我不是在說那些色色的事情，

雖然最後我也還是跟她做了，但那笑容十年後我也沒有忘記。 

一併記得的，是我好不容易成功約到她出來喝奶茶，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凝視了好久橫陳在我們中間的菠蘿油。 

現在沒有機會再告訴她了，但其實我只是想長大以後，從父母的家裡搬出

來。 

那時我父母住在自己買的房子裡，高高的樓裡小小的兩室一廳。小是小，

乍看還是比較溫馨的。 

如果可以的話，我很希望他們能把這房子留給我。 

我也從來沒告訴過琪琪——但曾經這樣幻想過——如果我和琪琪也在這個

房子裡住下來，生一兩個孩子，然後慢慢把他們養大會是什麼樣子。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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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景肯定比我家要溫馨得多。 

不，不要兩個孩子，只要一個。 

我一直想長大的理由，就是從這個家搬出來，遠離我阿哥。跟他在同一個

房間裡長大，是我一輩子揮之不去的陰影。 

我們的房間並不比隔壁父母的大，實際上應該是一樣大，或者說一樣小的。

雙層床佔據了房間裡大部分空間。剩下的地方只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

自我有記憶以來那就是他的地盤。 

“你也讓弟弟用下你的桌子嘛。” 

不記得是父親還是母親曾經這樣說過。這樣說的那天，放學後我天真地趁

阿哥還沒回來用桌子寫了一會兒作業。晚上我被他打到鼻子流血他也不停

手，直到父母叫來了救護車。 

我和阿哥的關係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畢竟他是先出生的，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可以

擁有所有的東西所有的愛，結果沒曾想我又降生了，什麼東西都要跟他分

一杯羹。我也不是自己想要出生所以才出生的，沒的選嘛。如果有的選，

我當然不想跟他這種佔有欲這麼強的人出生在同一個家庭裡。 

所以我才很想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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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家裡搬出去不是我唯一想要長大的原因。 

小時候我曾經有一個地球儀。說是地球儀，但是已經沒有支架了。圓圓小

小的球體，藍色的海洋綠色的大地，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界限，只用紅點

紅字標注了主要城市。應該是被阿哥弄壞了，所以他才把這個扔到了垃圾

桶裡，然後央求父母給他買個新的。趁他沒注意，我把地球儀從垃圾桶裡

撿了出來，小心翼翼地用沾過水的紙巾擦乾淨。 

這個地球儀幾乎是我唯一的玩具。我偷偷地把它藏在枕頭下，睡覺前拿出

來把玩一下。但阿哥就像有第三隻眼睛一樣，很快就發現我將他不要的東

西據為己有。有天回家，我發現他在竊笑——我的地球儀放在了他的書桌

上。 

“那是我的，快還給我。” 

“這是我的！” 

他的音量不大，但是聲音裡充滿了怒火。他說的當然也不完全錯，所以我

只是聳聳肩，爬回了自己的床上。床下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 

“喂。” 

我轉頭一看，阿哥正把地球儀托舉在我面前。 

“你那麼喜歡，就給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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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給我東西，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等我接過他給的地球儀，就知道其實太陽並沒有改變升起的方向，而他也

沒有改變他的本性。小小的地球上我們居住的這個海邊的城市，被他用藍

色的原子筆狠狠地塗掉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並沒有在把玩的時候把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們的城

市上。我所想像的，是從外太空看地球，到底是什麼樣。 

小時候有段時間，因為又有一個國家的宇航員飛去太空，那段時間電視上

反復推出的，就是從外太空俯視地球的畫面。 

看完新聞，在床上我就幻想自己是那個宇航員，坐著自己小小的太空船，

從漂浮在軌道上的外太空靜靜打量著地球，看著地球上日出，日落。 

至於城市名，他喜歡塗就讓他塗好了，反正從外太空看地球既看不到國界

也看不見城市名，看見的只有藍藍的海，綠綠的地，還有白白的雲。 

“好了，你現在長大了。還有什麼長大想做的事？” 

那時琪琪正躺在酒店的床上，枕著我的手問。 

“我……想從太空看看地球。” 

琪琪又笑了，這次笑容裡恐怕更多的是無奈吧。 

“下輩子了，先搞定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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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最終還是沒有搞定，但我現在正看著地球一點點的變小，小到像保齡

球道遠處、即將消失在洞口的一顆藍色的球。 

 

話說回來，我也不是沒有在房子這件事上努力過。 

從本地一所不怎麼樣的大學畢業後，我終於走了一回狗屎運。我進入了一

家名頭很響亮的大公司，他們有自己的一整棟樓，辦公室敞亮的落地窗能

看見海。當然薪資也比大部分同學的要好。我也無意義地自豪了一陣子。 

重新遇到琪琪也是在那段時間裡。也許是因為在同學聚會上坐在她旁邊的

我正綻放著自豪的光環，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她一直在談的男朋友出國後

兩人的感情變淡，也許只是因為我們小時候在茶餐廳注視著菠蘿油時有過

一段穿插著沉默與沉思蘊含哲學意味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 

“去喝一杯？” 

同學聚會結束後，我們在一同走向地鐵站的路上，經過一家人聲鼎沸的酒

吧時我說。其實只是剛才吃的太鹹了，沒有別的意思。 

“好啊。” 

結果我們喝到凌晨兩點，我已醉到無法好好站立，攙扶著間隙性進入無意

識狀態的她更是難上加難。我們倆不約而同地走進隔壁的酒店，開了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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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房間之後在門邊就開始擁抱和親吻，然後上床。她的醉意不知道去了

爪哇國還是蛙爪國。 

聊完了我長大想幹的事情，她開始聊自己的人生，包括她離開中學後去了

城裡另外一所很普通的大學，如何被學長欺騙了感情，如何艱難地找理想

的工作而不得，最後聊到了她的人生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上車。” 

“什麼車？” 

“傻吧，就是要買自己的房子啊。” 

我又何嘗不想。自從那次枕邊的談話，我就更加奮發努力地工作，想要儘

快升職加薪，攢夠首期去買房。但簡直就像墨菲定律一樣，那時開始房價

就像點火升空的火箭，很快到了我怎麼努力也攢不夠首期的地步。 

琪琪倒也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房價有漲，也就有跌的時候，她說。再不

濟，我父母不也有套房嗎。 

“那他們住哪裡？” 

“他們可以去抽公屋。” 

“還有我阿哥呢。” 

“叫他也去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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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又何嘗沒有去抽呢。我從年滿十八歲就開始抽，到現在也沒抽到，

已經過去七年了。 

“抽不到也沒關係。” 

琪琪總是這麼樂觀。 

“可以把房子賣了，留點給你父母去老人院，再你們兩兄弟平分。”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錢付首期了。 

一個清晨，趁我阿哥出去通宵開貨車沒有回家的機會，我隨口問了一下父

母他們賣房後幫忙首期是否可行。他們拒絕了。 

“我們想繼續住在這裡，”父親說，“還想幫你們湊小孩。” 

“我們都沒有孩子啊。” 

“誰先有孩子誰就跟我們住一起。”言下之意恐怕就是另外一個人要搬出

去。 

我聳聳肩。至少我還有個女朋友，我那當貨車司機的阿哥恐怕只有花錢才

能碰到女人。 

但我這樣跟琪琪說過之後，她說我搞錯了順序。要有房子才能結婚，要結

婚了才能生小孩。 

“當然要先搞定房子才能生小孩啊。”她說。“我可不想讓自己的孩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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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的房子裡。” 

總而言之，我又回到了只有努力工作攢首期才能實現人生目標的老路上。 

但在公司的時間越久，我也發現公司的經營狀況其實沒有我想像的好。入

職三年後，身邊的同事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消失，有段時間我光吃

散水餅就能替代午飯。 

“有那麼糟糕？” 

和我關係相當要好的同事要走的時候，我在茶水間裡問他。 

“那還用說。”他壓低聲音說道。“其實公司是靠股東輸血才一直維持到

現在。” 

“那……我們平時做那麼多項目，又何苦呢。” 

“至少能說明我們公司還是在做事的，對於上面而言。” 

他指了指天花板。 

“但是他們說……” 

但是其他人說，他其實是因為沒有遵守公司制度被勸退的，但我沒有好意

思問他。 

他到底為什麼離開，到最後也沒有告訴我。不過他走沒多久，公司就開始

要求我們簽訂雇傭補充協議，只要違反一次公司的規章制度就要被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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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這樣的公司，也還是有很多人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無他，現在

的工作實在太難找了。發現公司的狀況不佳後，我也試著找過其他的工作，

但實在找不到一個像樣的。 

我決定暫時按兵不動，至少有份工還有飯吃，不至於餓死，不像我那代班

開貨車的阿哥，什麼時候能返工都說不準，沒有工就手停口停。 

現在還能考上大學混口飯吃，其實也多少因為我要跟阿哥在一個狹小的空

間裡一起長大，托他的福我不得不用讀書的方式打發時間，以至於沒有像

他那樣考不上大學。 

在他身邊幹點什麼而不被他打擾，讀書是少數的選項之一。他對書完全沒

興趣（這裡當然僅指全是字的書，漫畫除外，那也是要被他搶走的），對於

我讀書他除了嗤之以鼻之外，至少不會做出諸如踩爛我拼了一半的坦克模

型，剪爛我隨身聽的耳機線，把遊戲機據為己有（即便是我找同學借的，

後來不得不預支零花錢買了新的賠給同學）之類的齷齪之事。再說讀書不

怎麼花錢，去圖書館借就行了。特別是在與他短兵相接的空間裡，讀書是

少數幾種能讓我感覺此刻身在別處的活動。 

我在房間的上鋪讀書的時候，阿哥一般在下鋪用遊戲機或者手機打遊戲，

有時甚至旁若無人地看愛情動作片。逐漸的我已經練就了不管阿哥在下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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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什麼，我都可以讀書的能力。 

當然我看的主要不是什麼有用的書，否則我的成績也不至於只夠上個普通

大學。我看的主要是各種幻想類小說，特別是科幻。小時候沒少受過阿哥

的拳頭的緣故，我特別憎惡暴力，對動輒打打殺殺的奇幻和武俠小說完全

沒興趣。 

我記得看過一個關於火星的小說，裡面講的是一個墜落到火星表面的飛船

上的一男一女怎樣在火星殘酷的環境下生存的故事。火星的溫差極大，白

天可以很熱，晚上卻可以很冷。兩人捧著晚上結的冰塊用體溫拼命解凍的

場景，不知道為何一直殘留在我的腦海裡。 

認識琪琪以後，每次想起那部小說，我就很難克服般不由自主地想像和她

兩個人在火星的飛船裡，赤身裸體，為了獲得液體用自己的體溫溶化寒冰

的場景。 

我也知道去火星純屬癡心妄想，但也許那時已經埋下了有這個想法的種子。 

“世界首富尼古拉宣佈，火星基地已經基本建成，現在面向全球居民開放

抽獎……” 

在那個宿命般的日子到來之前，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在電視裡看到了這樣

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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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需要抽獎？”父親一邊咀嚼涼瓜一邊說著。 

“誰想去火星啊，”母親扒拉著蒸肉餅的殘渣應和道，“去了就是死路一

條。” 

“只有些腦子秀逗的人才想去吧。”阿哥歪斜著嘴笑道，不懷好意地瞥了

我一眼。 

我沒有說話，但我暫時停止了吃飯，盯著熒幕，想要儘量記住有關抽獎的

參加方式。 

第二天我去圖書館借書的時候用那裡的電腦登記了我的資訊。 

“為什麼想去火星？”是參加抽獎的問卷裡最後一道問題。我斟酌良久後

還是寫道： 

“有些人生來就生活優渥，但總是不滿於現狀，想要體驗別樣的生活，似

乎別人的生活總是充滿了溫馨的家庭、體貼的好友，有趣的事情接連發生；

想要的東西，就一定會馬上得到。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滿足於現狀，希

望體驗不同的生活，換一個家庭，換一個環境，去充滿異國情調的他鄉，

和萍水相逢的異性陷入纏綿的熱戀，再一次感受生活的激情。有本書的名

字說出了他們的心聲，叫《生活在別處》。 

如果有這樣的人，我建議他們嘗試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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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我就沒有過上圓滿的生活。我的父母有兩個孩子，我是第二個。

當我出生在他們的家裡時，之前出生的孩子，我的阿哥，將我視為侵佔他

的空間的外來生物，總是一有機會就對我拳打腳踢，沒有好脾氣。我的父

母也並不總是在家裡維持和平和公正，眼睜睜地看著我阿哥以各種方式欺

負我，就好像我只是個多餘的孩子。或許我確實就是。 

但我並不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才想要報名火星之行。我對我的生活非常滿意，

即便遭遇了這許多挫折，我還是有飯吃，有地方睡覺，還有愛我的女友。

我並不想離開他們去往遠方，雖然能去火星是我畢生的夙願。如果能去，

我也要儘量帶上我的女友，或者在待夠時間後回來。” 

至少這樣寫出了我的心聲。 

 

填完問卷後我繼續自己日常的生活——在辦公室假裝努力工作，但其實在

找新的工作；用我不多的薪水給琪琪買禮物；去圖書館借書看書還書。我

沒有把去火星這事放在心上，雖然真的想去，但抽中我的概率實在太低，

不值得將希望寄託在上面。 

我的工作開始變得更不穩定。公司開始號召大家將薪酬改成浮動機制，努

力工作的可以取得加薪，其餘的就會被扣一部分薪水。實際上取得加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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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跟管理層關係好的那幾個，這是用膝蓋想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一開始公司並沒有要求我們參加浮動機制，而是要我們自願參加。我

算了一下可能被扣的部分，實在太多，所以天真地選擇沒有參加。 

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經常被公司指定要去外地出差，而在報銷差旅費時

公司的出納百般刁難，提交的單據字跡潦草或模糊都會被退回，實際上跟

被減薪沒什麼兩樣。 

但同時分崩離析的不止是我的職業。 

其實我應該早就發現了，某些蛛絲馬跡在我心底深處埋下了懷疑的種子，

我一直無意識地選擇忽略。 

最明顯的一次，是有次出差回家時，我發現琪琪在我家。 

沒想太多，是因為我父母也在。 

“你……怎麼來了？” 

“來看看你家人啊。”她一臉燦爛的笑容，擁了上來。“給我買禮物了沒

有？” 

我遞上禮物，她很開心地打開，是從出差地方帶回來的當地吉祥物做的絨

布玩具，那是我見過她收我禮物最開心的一次。 

我曾經送過她很多禮物，生日、聖誕節、520、七夕、出差回來、開始交往



 

14 

 

紀念日、第一次接吻紀念日，第一次上床紀念日……大部分禮物她都不怎

麼喜歡，嘴上說著謝謝，嘴角卻沒帶笑容。 

她並不強求我送她貴重的禮物，但能看出的是，禮物越貴重，她就越開心。 

我也想送她貴重的禮物。剛開始交往的第一個生日，我帳戶裡還有一定的

存款，咬咬牙去奢侈品店裡給她買了一個手袋，她高興地抱著我轉了起來。 

現在想起那時的情景，我也還是能感到胸腔深處會隱隱作痛，以至於看著

窗外逐漸變小的地球難以產生正在離開的實感。好像正在逐漸離我遠去的

並非實際的地球，而是小時候我藏在枕頭邊沒事就拿出來把玩的地球儀一

樣。 

“您好。請問是……” 

有天上班前我接到一個外國的電話，對方報出來我的姓名。 

“哪位？” 

沒有想到的是，我抽中了。對方解釋了一些我已經熟知的內容之後，問我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帶其他人去嗎？” 

“不可以，”對方說，“只有您自己可以前往。” 

“我還可以回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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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此次抽獎僅提供單程票，如果回程，需要您自行購買船票，目前的

票價是……” 

對方用平靜的語氣報出一個天文數字，我也用平靜的語氣繼續問道： 

“什麼時候要做出是否同意前往的決定？” 

“一個星期以後。飛船將於一個月後出發。” 

我掛斷了電話，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接受。如果我就這麼走了，琪琪怎麼

辦？我沒錢再給她買張船票。但即便有錢，她也未必會想去，可能會叫我

用那些錢買房子才是。 

我回到公司的時候，發現樓下有很多記者。有人看我刷了門卡，馬上將話

筒塞到了我的鼻尖下面。 

“請問你對今天發生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直到上樓問了我的同事。今天稍早，幾個穿著制服

的人走進了公司，將公司的最高領導直接帶走。據說是有人舉報他挪用公

司資金，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比如大肆購買不動產和包養情婦這樣的事

情。還有人說舉報者就是領導的太太。 

因為這一出，那天剩餘的時間裡我都沒有認真地工作，只是對自己的未來

陷入了沉思。第二天早上再來公司的時候，發現公司大門的入口處貼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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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文書，原來我們公司已經被人申請清盤，所有財產要暫扣用於拍賣償債。 

突然間我就沒了工作。 

但我沒有告訴家人或者琪琪。每天早上，我還是收拾好自己的公事包，像

往常一樣走向返工的路。 

沒有了工作，我也不知道該去什麼地方，只好漫無目的地在單位附近閒逛，

先在路邊小攤買了夾著炒蛋和午餐肉的三明治和凍咖啡，然後在剛才路過

的附近公園長椅上坐下。雖然就在公司隔壁，但我幾乎從來沒注意過這裡

還有個公園，裡面豎著各種奇形怪狀的雕塑，倒也不是以奇妙的方式雕刻

出引人沉思的形狀，都是些一眼就能看出用意但缺少美感的粗淺之物，只

有一個看起來像是電影裡的外星人。草坪深處有個老人正在練習太極或者

體操，其餘的地方只有成群的鳥嘰嘰喳喳地叫著，不時插入幾聲蟲鳴。透

過葉片間的日光曬在我的腳邊，純粹因為肚餓我才吃了兩口三明治，卻發

現越嚼越有滋味。吃完拿著咖啡往海邊走了幾步，就能看見不寬的海面對

面聳立的仿佛人造海峽的高樓大廈。 

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風景。 

看著白色的快船在海面上疾馳，在晴朗的天空下留下兩道逐漸散開的浪花

時，我突然想起還要在一個星期內答覆，告知他們我到底要不要去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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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要去嗎？我想起科幻小說裡描寫的場景，走到哪裡都是紅色的丘陵

起伏的大地，幾乎一直是黑夜的天空，不時會席捲一切籠罩大地的可怕沙

塵暴。我到底為什麼要拋下地球上的這一切要去火星呢？我的父母確實是

偏心，我的阿哥有精神分裂般的狂躁症，我的女友琪琪比起我來更愛房子

和錢，我現在也面臨著沒有工作即將斷糧的窘境，但不管怎麼說地球都是

我的家啊，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去一個坐太空船都要坐上一年才能到的遙遠

星球？ 

我歎了口氣，掏出手機，看著那個來自異國的號碼。他們給了我一個星期

的時間回覆，但我想，現在就可以回答他們了。 

雖然能抽中這樣的機會應該是八輩子修來的福分，但我此刻只想在腳下的

這片土地上一直活下去。 

我想打電話過去，告訴他們自己不去了，但又覺得需要再想一下，不想貿

然做出這樣的決定。我想起來小時候和阿哥在一個房間裡的恐懼，想起自

己捧著藍色的地球儀暢想在太空中俯視這藍色的星球，想起自己已經失業

卻無法照實告訴家人或者琪琪。我又不想這麼輕易地放棄掉這個逃離地球

上這一切煩惱的機會。 

最後幫我做出決定的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18 

 

我回到家裡，以為家裡沒人，卻發現自己的房間的門被反鎖著，裡面發出

窸窸窣窣的聲音。我怎麼轉把手都轉不開，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 

“阿哥，開門啊。” 

裡面的聲音變得更大更頻密，但沒有人應門。 

“在裡面搞什麼鬼？” 

我狠命地拍了兩下門，但又擔心太過激會遭到報復。我坐在客廳的沙發裡，

靜靜等待阿哥從裡面出來。 

“阿弟！” 

阿哥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 

“什麼？” 

“幫我去買包煙好不好？” 

“你自己去啊。” 

“哎呀，我的衣服還沒乾，不好出去。” 

“穿我的不就行了。” 

“怕把你的衣服穿髒了。” 

“知道了。” 

我很少被他央求做什麼，大概他覺得這樣有損他在我面前的光輝形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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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還是下樓給他買了一包他喜歡抽的煙。拿著煙回來的路上，我在樓下

的電梯間裡碰到了琪琪，但是她好像很忙的樣子，跟我附和了一下就趕緊

走了，襪子也只穿了一隻。 

我回到了家裡，阿哥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著我回來馬上居然笑臉相迎。

也許我們的關係終於要有突破性的進展了。阿哥拿上了我的煙，隨後就出

門了。 

我回到了房間裡，躺在自己的床上，從枕頭旁拿出把玩了多年的地球儀。

地球儀上已經斑斑駁駁，貼在上面的地圖紙邊緣翹起，藍色以外的其他顏

色也逐漸褪成了淡淡的藍色。我真的要為了自己一時的興起，離開這個出

生、養育、給我帶來幸福和快樂（即便也有些苦痛）的星球嗎。 

咚的一聲，一不小心，我把地球儀弄到了床下。 

我翻身下床，去我哥的下鋪下面撿地球儀的時候，赫然發現床底下有一隻

襪子。 

 

現在想來，這一切都不是突如其來的。我早就發現琪琪會突然來我家，卻

沒有跟我打招呼。她說是因為想要跟我家人搞好關係。這也許是實話，但

到底是跟我的哪個家人，她沒有明說。我現在當然已經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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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離開地球的飛船上，看著地球越來越遠，遠到最終小成一個白點。 

在我把襪子還給琪琪的時候，她大哭了一場，不管她是否真心想哭，但至

少她留下的確實是以水為主的眼淚。她說跟我在一起看不到頭，我的工資

那麼低，根本就沒可能上車，我也沒能確保搞定父母的房子。阿哥則滿口

答應下來肯定能搞定我父母的房子。 

這當然是在胡扯，但是一切都已經太晚了。她已經懷上了阿哥的孩子。 

我想起很多年前跟她一起離開酒店的時候，我們一起坐輪渡去海對岸，兩

人坐在清晨的船上，海上吹來清爽的風，撩起了她黑亮的頭髮。我看著她

美麗的側臉，說不出話來，只為自己的幸運感到幸福，充滿感激。 

現在我只想拋開這一切。 

既然你們這麼想要這房子，想要孩子，想要在這樣的星球上繁衍生息，不

擇手段，那麼就把這個星球留給你們好了。我去哪裡都可以。誰規定了在

哪個星球上出生就一定要在那同一個星球上下葬，誰規定了在哪個星球出

生就一定要是那個星球的人，不能去別的星球生活，當別的星球的人。跟

我現在所坐的飛船相比，地球也無非是漂浮在黑暗的宇宙裡繞著太陽這個

火球團團轉的一大塊石頭，說是一艘大些的飛船也沒有什麼不妥。會有人

因為出生在這艘飛船上，就要把自己的一生和這樣的飛船綁定嗎，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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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這艘飛船，去坐別的飛船，或者去別的星球，看別的風景嗎。 

我想那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我想像自己在一年後抵達火星的日子。我將在玻璃穹頂下勞作，看著紅色

的大地酌飲火星上釀造的啤酒。我將穿著能隔絕沙塵暴的太空服踩著火星

的紅沙看著壯觀的火星巨岩，我將開著火星車前往不遠處的隕石坑開採能

轉換為水源的地下冰礦。我當然會孤獨。我也許會再碰到什麼別的人，也

許不會，但無所謂了，去了火星，我就能開始新的人生，把地球上的一切

煩惱拋諸腦後。去了火星，我就像一張白紙，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我就

像沒有家庭，沒有愛人，沒有歷史也沒有煩惱的剛出生的火星人一樣。 

我在離開地球的飛船上，看著地球越來越遠，遠到最終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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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充滿生活感和想像力的成長故事，全篇以地球儀的意象貫串，探問何

謂理想的生活。小說以平實的筆調敘述一個平凡人的生活困境──小時候面

對性情暴戾的兄長、長大後在職場得過且過、女友嚮往物質且背叛不忠。

男主角意外獲得到火星的機會，最終決定離開地球。全篇既有超現實又具

現實質地，饒有趣味。 

—何杏楓教授 

 

故事的主人公從小被哥哥欺負，長大後越來越意識到生活必須有意義。童

年的玩具地球儀給了他所有關於意義的想像。他的夢想是找到一份能帶他

去另一個星球的工作。生活中的挫折使人更加富有想像力，也更需要夢想。 

—譚國根教授 

 

 

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page/280732/WinningResul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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